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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船商人与上海传统城市化和近代社会变迁
１

Ｓ

易 惠 莉
＊

－摘 要 ： 伴随江 海关的设立和江 苏 的海运 出 海 口 由 太仓浏 河南移上海 ， 不断成长

＾
和 富裕起来的 沙船商人 ，在上海传统城 市化进程 中发挥 了 主导性的作 用

。 而 当

１ ８４３ 年上海开埠之后 ，他们又在上海逐步成为 中外 贸 易 的 商品 集散地和最大的

商业港 口城市 的发展中 ，作 出 了 重大贡献。
正是在上海开埠之后的 １ ８４０ 年代后

半期 以及之后 的整整十年 ， 沙船 商人迎来 了 事业发展的黄金 时期 。 当 １８６０ 年代

初西 方的蒸汽轮船运输业和保 险业在上海兴盛发展起来之后 ， 沙船商人遭遇 了

巨 大挑战 ，

一面是沙船商人继续顽 强地经营沙船业 ，

一 面是在沙船业 的黄金时期

培养出 来的 沙船商人大 家族后裔 ， 虽然 开始走上与 父 辈 完全不 同 的近代性 的政

治
、
文化 、教育和外交等职业道路 ，但却又继 承 了 父 辈关心参与地方 事务的精神 ，

对上海近代社会的 变 迁发挥 了 重大作 用 。

关键词 ：上海沙船商人 传统城 市化 近代社会变 迁

伴随着江海关的设立和江苏的海运 出海 口 由 太仓浏河南移上海 ， 不断成长

和富裕起来的沙船商人 ，在上海传统城市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 如

他们既是与上海本邑经济有密切关系 的商船会馆 、布业会馆和豆米业会馆董事 ，

又是上海文化教育管理机构
“

文庙洒扫局
”

的
“

司总
” “

司季
”“

司月
”

等的重要担当

者 ，并还是上海各种慈善机构如同仁堂 、辅元堂 、果育堂和仁济堂等的组织者和

常年经费供给者 ， 与上海传统的政治 、 经济 、文化和社会各项地方事务有密切的

关系 ，认为他们推动了 上海的传统城市化并非过分 。 当 １ ８４３ 年上海开埠之后 ，

他们又在上海逐步成为中外贸易 的商品集散地和最大的商业港 口城市 的发展中

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 正是在上海开埠之后的 １ ８４０ 年代后半期 以及之

后的十年 ，沙船商人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 当 １ ８６０ 年代初西方的蒸汽轮

船运输业和保险业在上海兴盛发展起来之后 ， 沙船商人遭遇 了巨 大挑战 。

一面

是沙船商人继续顽强地经营沙船业 ，

一面是在沙船业的黄金时期培养出来的沙

船商人大家族子弟 ，虽然开始走上 了与父辈完全不同 的近代性的政治 、文化 、教

＊ 作者简介 ： 易惠莉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育和外交等职业道路 ，但却又继承了父辈关心参与地方事务的精神 ，对上海近代

社会的变迁发挥 了重大作用 。 以下对上述结论进行述析 。

［ １ ］｜ ｜
｜

冡 第

一

、 沙船商人与上海传统城市化１

１

１６８４ 年康熙开海禁 ， 次年清政府设立江海关 ， 这给上海 由滨海村落发展成

为港 口城市带来第
一

个历史性变化 。 如乾隆四十 九年修的《上海县志 》卷
一

《风

俗 》称 ：｜ ｜
社 人
＃ 与

自 海关设立 ， 凡远物 贸 迁 ， 皆 由 吴淞 口进 ， 泊 黄 浦城 东 门 外 ， 舳舻相衔 ，

帆樯比栉 ， 不减 彳义征 、 汉 口 ，
而 闽 广各 商 ，待贩本地木棉 ，盘泊 需时 。

［ ２ ］｜－

城
—

《嘉庆上海县志 》卷首之
“

前上海知县陈文述序
”

称 ：

上海为 华 亭所分县 ，
大海滨其 东 ， 吴淞绕其 北 ， 黄浦 环其西 南 ， 闽 、 广 、

辽 、 沈之货 ，鳞萃羽集 ，远及西 洋暹 罗之舟 ， 岁 亦 间 至 ，地大物博 ， 号称 烦剧 ，

诚江海之通津 、 东 南之都会也 。

同一县志卷
一

《风俗 》又称 ：

“

自海关通贸易 ，闽 、粤 、浙 、齐 、辽海间 ，及海国舶虑刘

河嫩滞 ，辄 由吴淞 口人 ，舣城东隅 ，舳舻尾衔 ， 帆樯如栉 ， 似都会焉 。 率 以番银 当

交会 ，利遇倍蓰 ， 可转＿懋迁致富 。

”
［ ３ ］上海 由滨海村落发展成为港 口城市的第

二个历史性变化 ，则是原来江苏地区 的海上航运 出海 口 由 太仓浏河南移上海 。

这是
一个始于明代的长期过程 ， 寓居上海的晚清人王韬所谓 ：

“

苏郡濒海诸邑镇 ，

［ １ ］ 关于上海沙船业 ，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已 陆续有研究 ，如萧国亮 的《沙船 贸 易 的发展

与上海商业的繁荣 》 （ 《上海社会科学 》 １ ９８ １ 年第 ４ 期 ）
；
李 国环的 《清代上海地 区沙船业

的兴衰 》 （《南京经济学院学报 》 １ ９ ９７ 年第 ４ 期 ）等论文 ，
以 及 《上海近代经济史 》 （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９４ 年 ）的第

一

章 《鸦 片战争前的上海经济 》
，
均对上海沙船业有过专 门讨论 。

关于对沙船商人及其家族的研究 ， 则如易惠莉的 《上海城市化进程与 本邑 绅商及其家族

史的衍变 》 （ 《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五辑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

２０ ０５ 年 。 ） 、饶玲一的 《清

代上海郁氏家族的变化及与地方之关系 》 （ 《史林 》 ２０ ０５ 年第 ２ 期 ） 、 易 惠莉的 《从沙船业

主到官绅和文化人
——

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 》 （ 《学术月 刊 》２００ ５ 年

第 ４ 期 ） 、王莹莹《从沙船起家到科举人仕
——上海早期 沙船主 葛氏家族研究 》 （

２００ ９ 年

华东师大硕士学位论文 ） 、刘 锦《上海船商 ： １ ９ 世纪的家族衍变史 》 （ ２ ０ １ ５ 年华东 师大博

士学位论文 ）等论文 ， 亦有过探讨。 但从
“

沙船商人与上海传统城市化和近代社会变迁
”

的角度 ， 进行专题讨论的研究似不多见 。

［ ２］ 转引 自松浦章著《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 中 国 海商海 盗研究 》 ，上海辞书 出版社 ， ２０ ０ ９ 年 ，

第 １ ２３ 页 。

［ ３ ］ 王大同修 ： 《嘉庆上海县志 》卷一 ， 嘉庆十九年 （ １ ８ １４ 年 ）版 ， 第 ４ ２ 页 。 此条引 文信息得 自

《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 国海商海盗研究 》 ，特此说明 。



聚贾舶 ，通海市 ，始集于白茆 ，
继盛于刘河 ，后皆淤塞 ，乃总汇于上海。

”
［ １

］

｜ ｜ ｜

而利用了上海
“

天然之交通
，

’

的运输工具 ，决定上海最终 由滨海村落发展成｜
｜
｜

为繁荣港 口城市的 ， 是起源于崇 明地 区的沙船 。 如 １８２ ５ 年政府官员 齐彦槐在！￥
《海运南漕议 》 中记载 ：

辑

沙船聚于上海 ， 约三千五六百 号 ， 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 ， 小 者千五 六

百石 。 船主 皆崇明 、通 州 、海 门 、南 汇 、 宝 山 、上 海土著之富 民 ，每造一船须银

七八千两 ，其 多 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 ，故名 曰船商 。 自 康熙二十 四年开海
＂ ＂

禁 ，关 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 ， 而布 、茶各南货至山 东 、直隶 、 关 东者 ，

亦 由沙船载而北行 。 沙船有会馆 ， 立董事 以 总之 。

［ ２ ］

＾再如刊行于 １ ８３８ 年的江苏金匮人钱泳的 《履 园丛话 》记载 ：

“

今查上海 、乍浦各

口
，有善走关东 、山东海船五千余只 ，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 。 其船户俱土著之

人 ，身家殷实 ，有数十万之富者 。 每年载豆往来 ， 若履平地 。

”
［ ３ ］而清末 民初人

李维清在 １ ９０７ 年刊行的 《上海乡土志 》

“

沙船
”

篇中称 ：

本 邑地处海疆 ， 操航业者甚 多 ， 通 商 以 前 （指上海开放 为 通商 口 岸之

前 ）
，
俱用 沙船……浦 滨舳舻 衔接 ， 帆樯如栉 。 由 南载往花布之类 ， 曰 南货 ；

由北载来饼豆之类 ， 曰 北货 。 当时本 邑富商 ， 均 以 此而 获利 。

”
［ ４ ］

事实上 ，上海地区的沙船不但航行北洋 ，还有多名沙船商人曾在 １ ６８８ 到 １ ７ ０４ 年

远赴 日 本的长崎进行远洋贸易 。

Ｃ ５ ］

在有关沙船业和沙船商人的资料中 ， 常见
“

号商
”

这
一名词 。 所谓号商 ， 则指

开办沙船号的商人 ，他们既是沙船的拥有者 ，亦是沙船运输业的经营者 （其中 ，也

有将部分沙船出租给他人经营者 ） 。 沙船号商一般并非单纯经营沙船运输业 ，而

多半的人还兼营钱庄 、布业和豆米业等其他商业行业 。 如嘉道时期属沪上 四大

船商的
“

沈生义
”

号的沈氏家族 ，兼营棉布业 、豆米业 ；

“

王公和
”

、

“

王利川
”

号的王

氏家族 ，兼营苎麻业 、 布业 ；

“

郁森盛
”

号的郁氏家族 ，兼营的更多 ，如仓储业 、修船

业 、典当业 、酱油业和豆米业等商业 。 再如咸丰年间属沪上八大船商的
“

王永盛
”

号的王氏家族 ，亦兼营布业和豆米业 ；

“

经正记
”

号 的经氏 家族 ，则兼营钱业 ；

“

李

久大
”

号的李氏家族 ，亦兼营钱业 、酱油业等商业行业 。

Ｄ ］ 王韬 ： 《赢燸杂志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９ 年 ， 第 ４３ 页 。

［ ２ ］ 齐彦槐著 ： 《海运南漕议 》 ，载 《皇朝经世文编 》卷 四八 《 户政二十三 》 ， 光绪戊子 （ １ ８８ ８ ）年

上海广百宋斋校印本 ，第 １ ３ 页 。

［ ３ ］ 钱泳 ： 《履园丛话 》 （上 ） ， 中华书局 ， １ ９ ７９ 年 ， 第 １０ ８ 页 。

［ ４ ］ 李维清 ：
《上海 乡土志 》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

１ ９８ ９ 年 ，第 １ ０ ７ 页 。 李维清乃 《嘉庆上海县志 》

主纂者李林松之 曾孙 。

［ ５ ］ 据 日 本学者松浦章的研究 ， 在 １ ７ ７ ２ 和 １ ７８０ 年又曾 经有两艘上海沙船赴长崎贸易 。 见

松浦章著 ： 《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 国海商海盗研究 》 ，第 ７４ 、 ９０
？ ９５

、 ９ ７ 页 。



沙船业的兴盛发达 ， 自然带动了上海其他商业行业的繁荣 。 如 １８７９ 年 １ 月ｆ 藍 ｜

２０ 日 的 《 申报 》称 ：

“

南市 以沙船号家为第
一

大生意 ，而花布 、糖 、米 、北货 以类从｜
１
｜

焉 。

”

１８８ 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的 《字林沪报 》称 ：

“

本埠南市 ，华商聚会之所在也 。 码头！ 帛

鳞次 ，铺户栉比 ，大小行号 ，咸借沙 、宁诸船为转运 ，持米 、 麦 、油 、豆为大宗 。

”

１８８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 的《字林沪报 》又称 ：

今 日 之上海 ，哄然 为 通商 总 汇 ， 闾 阎 栉 比 ，廛肆鱗次 ，
人生 日 用 所需之

物 ，入市求之无弗备 ， 亦 可称 官 山府海 ， 中 国 第
一热 闹埠头 矣 。 然 而 以操业 ｎ

论 ， 则 南北 两 市颇 觉不 同 。 南市之 巨擘 ， 曰钱庄也 、 花栈也 、 米麦行也 、 沙船

号也 、绸布油铁竹木药材也 。■ 会
１ 上
迁 海

同年 ５ 月 １ １ 日 的 《宇林沪报 》又称 ：

“

南市之商家 ，推沙船为巨擘 ，最盛时多至二｜－

三千艘 ，帆樯所至 ，货物流通 ，若油 、豆饼诸项 ， 由此进 口
。

”

后来所编的《 上海钱庄ｆ

史料 》亦指出 ：

“

上海 自有沙船业 ，而后有豆米业 。

……盖 因豆米业之发展 ，北货

业随之而开张 ，款项之进出浩大 ，金融之调度频繁 ，钱庄业顺其 自然 ，得有创业成

功之机会 。

”
［ １ ］正 因此 ，沙船业 在沪上经济的枢纽地位在各商业行业中达成共

识。 而与沙船运输业有最直接关系 的上海地方公共建筑
——位于马家厂的

“

商

船会馆
”

，

“

崇奉天后圣母 ，其大殿戏台创建于康熙五十四年 （ １７１５ ） ，洎乾隆二十

九年 （ １ ７６４ ）重加修葺 ，添造南北二厅
”

。

“

嘉庆十九年 （ １８ １４ ）锡金同人铸铜鼎 ，崇

明同人建两面看楼 ；后于道光二十四年 （ １８ ４４ ）众号商建造拜厅 、钟鼓楼及后厅内

台等所 ，盖极缔造之巨观矣 。

”

与 １ ８４４ 年扩建的 同时 ， 商船会馆组织章程亦趋于

完善 ，

“

会馆事务 ，悉归号商经理
”
［ ２ ］

，而延聘主理馆务者均系有地位的地方绅

士 。 如早在 １ ８４４ 年商船会馆扩建前所聘主理馆务的石韫玉 （ １ ７５６
？

１ ８３７ 年 ，字

执如 、琢堂 ） ，乃乾隆五十五年状元 ，
１ ８０７ 年 自 山东按察使任上病退后 ，主讲紫阳

书院二十余年 。

［ ３ ］

正因为上海是依托开放性 的沙船业发展起来的城市 ， 最初来上海发展的沙

船商人多是属于上海周边地区 的外来人 ，故沙船商人 占主导地位的上海少保守

性而多开放性 。 如 １８４３年上海作为南京条约第
一

批开埠 的 口岸城市 ，其开港和

租界的建立未遭遇如同广州 、福州那样的 阻碍 ，在 １８５６ 年上海县迁建敬业书院

和关帝庙 以及 １ ８６ １ 年
“

西人请还天主堂
”

等与西方人有关的事情 中 ，其间也未发

生如 同南 昌 、湘潭等地那样的教案 。

［
１
 ］ 中 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 ： 《上海钱庄史料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Ｉ ９６ ０ 年 ，第 ９ 页 。

［ ２ ］ 《重修商船会馆碑 》
，载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８ ０ 年 ，第 １ ９６ 页 。

［ ３ ］ 参见李铭皖 、谭钧培修 ： 《苏州府志 》卷八三 ，光绪五年 （ １ ８７ ９ 年 ）版 ，第 ２３
？

２４ 页 。



ｆ ｌ ｌ

二 、 沙船商人对上海政治 、 经济 、社会

和文化等地方事务的参与和管理ｉ？
３ －

四

辑

自 沙船商人获利并逐渐成为富裕阶层后 ，他们就积极参与上海地方的政治 、

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活动 ，并成为这些活动组织的管理阶层 。

道光十三年上海的学宫文庙始设洒扫局 ，这事实上是
一

个文化事业机构 ，它



除了 负责文庙的卫生治安事宜外 ，还负责诸如
“

邑 中节孝贞烈妇女 ， 悉归上海学

洒扫局绅士采访事实 ，合例者书之于册
”

等事宜 。

［ １ ］ 而首列文庙洒扫局 的两位
“

司总
”

，为嘉道年间 上海四大船商中
“

朱和盛
”

号的朱增沂 （号泰泉 ） 和
“

郁森盛
”

－号的郁泰峰 。 这些通常应该由科举正途出 身的地方头面绅 士人物担 当 的角 色 ，

胃
之所以 由大沙船商出任 ，其根本原 因在这些大沙船商对地方事务长期 的贡献 。

如
“

朱和盛
”

号的朱氏家族 。
１８０４ 年上海县建慈善机构

“

同仁堂
”

，朱家
“

出 资为

倡
”

；
１８ １３ 年上海

“

重修邑志成
”

，朱家
“

捐梓
”

；
１８２０ 年疏浚吴淞江 ， 朱家 出资出

力 ，列名 四位董事之一 ；
１８２ ２ 年

“

学宫以飓毁
”

，朱家
“

捐资重修
”

；

１ ８２８ 年朱家与

绅商陈焕
“

倡捐公助宾兴 、 计偕 、蕊珠书 院经费 ， 载艺林盛举
”

。

［ ２ ］ 正因朱 氏家

族如此尽力于地方政治事务 ，
１８３３ 年朱增沂乃得以出任 文庙洒扫局

“

司 总
”

。

同为
“

司总
”

的
“

郁森盛
”

号郁 氏家族 ，其对地方事务的贡献亦不下于朱氏 。

地方慈善事业是上海城市化程度 的
一

个重要指标 ，王韬如此称道道咸年间

上海的慈善事业 ：

“

沪上善堂林立 ，而推 同仁辅元堂为巨擘 。 经费之裕也 ，章程之

善也 ，而董理者尤能以实心行实事 。 凡恤嫠 、赡老 、施棺 、舍药 、栖流 、救生 ， 以及

孤幼 、残疾 ， 无不有养 。

”
［ ４

］而沙船商人则是上海地方慈善事业的主要创办者和

常年经管者 。 如朱氏家族几代子孙均为 同仁堂 、辅元堂 （二堂之后合并为同仁辅

元堂 ）和果育堂等慈善机构的重要出资者 ，故长期担任这些慈善机构的 司 总和司

事等重要职务 。 而
“

经正记
”

号的经纬 （芳洲 ）家族 ，亦在同仁堂 、果育堂和之后的

同仁辅元堂中担当 职务 ，其沙船商号甚至就设在同仁堂内 。 另外 ，拥有两个沙船

商号
“

沈生义
”

、

“

沈德记
”

号的沈氏家族 ，亦曾担当过 同仁辅元堂的 司总和果育堂

的司 月 等职 。 而嘉道咸年间前后拥有
“

王公和
”

、

“

王如川
”

、

“

王利川
”

和
“

王春记
”

多个沙船商号的王氏家族的子弟王寿康 ， 因 １８３５ 年
“

捐建合邑节孝祠 ，赏加盐运

司提举衔 ，
二十二年海疆经费钦加知府衔 ， 即选直隶州知州

”

。 捐建节孝祠

不但使王氏家族在道光年间地位骤增 ，而且长期跻身于上海有影响 的绅士行列 。

［ １ ］ 王韬 ： 《瀛燸杂志 》
，第 ７ １ 页 。

［ ２ ］
“

宾兴
”

、

“

计偕
”

系两笔资助参加 乡试本 邑士子的
“

存典
”

生息基金 。

［ ３ ］ 朱家的事迹 ，均可见于《嘉庆上海县志 》 和应宝 时修 《 同治上海县志 》同治十一年 （ １ ８ ７ ２

年 ）版。

［ ４
］ 王韬 ：

《瀛燸杂志 》
，第 ２９ 页 。

［ ５ ］ 《 同治上海县志 》卷九 ，第 ２３ 页 。



如县志记载 ： 文庙洒扫局的款产
“

向 由 司总会同捐建节孝祠之王氏后裔管理 ， 光ｆ．
Ｉ

绪二十
一

年起议定公举洒扫局司月 两人 ，王裔两人 ，凡四人轮年管理
”

。

［ １］１
１
１

沙船商人在第
一代创业成功进入富裕阶层后 ，迅速安排部分子弟攻读科举 ，Ｉ 帛

同时他们也开始捐助上海的地方教育机构 。 如 １ ８２８ 年在 已有敬业书院为上海｜^

县学的情况下 ，上海又新设蕊珠书院 ，创始者声称该书院
“

系本城绅富捐资 ，外邑

人不得阑入 ，今著为令甲
”

。

［ ２ ］ 而所谓
“

本城绅富
”

，沙船商人应是重要的
一

支 。

因此如
“

朱和盛
”

号的朱氏家族 、

“

王利川
”

、

“

王公和
”

号 的王文源 、 文瑞家族 肖

星记
”

号的 肖缙家族 ，

“

王永盛
”

号的王承荣家族 ， 以及
“

郁森盛
”

号的郁氏家族等和 沙

沙船号商 ，有子弟已经通过获得科举的最低功名 ，再通过或捐输或捐纳等渠道 ，彳１ １
社 人

不再纯属商人身份 ，而兼有绅商之名分了 。 如前述朱氏家族 ，县志就有其
“

捐修会 会
变 ±

敬业书院 倡捐公助宾兴 、计偕 、 蕊珠书院经费
”

的明确记载 。

［ ３ ］１８３８ 年蕊珠迁
｜

书院
“

又售院旁民居
”

扩展规模 ，其专
“

为本籍举贡生童月课文会之所
”

的章程 ，

一Ｉｇ

直延续至光绪三十
一

年
“

停止课试
”

，而且其课试的条件远较
“

为本籍 、客籍举贡｜ｍｍｍ

生童月课文会之所
”

的敬业书院为佳 。

［ ４ ］ 再如 １８５６ 年移建县学 ，

“

王利川
”

、

“

王

公和
”

号的王氏家族的王庆勋 、庆均兄弟 ，均列于
“

监工绅士
”

之位 。

最能够说明沙船商人参与地方政治社会事务的 ，是 １ ８５５ 年 ５ 月 上海最大的

八名船商出任改造和重建之后的上海地方治安机构捕盗局的董事 。 尽管事情的

原委是为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处理上海军务的吴煦 ，希望利用此举令沙船商人为

捕盗局的运营捐 出更多的经费 。 如吴煦在上禀吉尔杭阿此次改组捕盗局的禀文

中称 ：

此次公举绅商王承荣 （

“

王永盛
”

沙船号商 ）
、 肖 缙 （

“

肖 星记
”

沙船号 商 ）
、

经纬 （

“

经正记
”

沙船号 商 ） 、 王庆荣 （

“

王公和
”

沙船号 商 ） 、郁松年 （

“

郁森盛
”

沙船号商 ） 、
沈 大本 （

“

沈生 义
”

沙船号 商 ） 、郭 长祚 （

“

郭万丰
’ ’

夹板船号 商 ） 、 李

成九 （

“

李 久大
”

沙船号 商 ）等八人为 董事 ，分任缉捕 支放各事 ， 皆 系 业有船号

者 ，情愿 自 备资斧 ， 秉公在局办事 。 所收船捐 ，分储殷 实各号商 处 ， 由 该董事

等公同 结保 ，设捐 项不敷应 用 ， 亦 由 号商暂垫 ，俟收有捐 项 归还 。

［ ５ ］

除经营夹板船 （又称洋船） 的郭长祥之外 ， 其余七名均为上海此际最大 的沙船商 。

曾于道光末年主持过上海船商会馆的沈宝禾 ， １ ８５６年初来沪 ，并据
“

船商会馆主

关书
”

遍访沙船主 ，其 日 记留下此际大沙船商人的名 录 ，恰可与 １ ８５５ 年吴煦上禀

的捕盗局董事名 录相 比照 。 如沈宝禾 １８ ５６ 年 ２ 月 １ 日的 日 记记载 ：

［
１］ 吴馨修 ：

《上海县续志 》卷九 ，
１ ９ １ ８ 年 ， 第 ６ 页 。

［ ２ ］ 王稻 ：
《瀛燸杂志 》 ，第 ３０ 页 。

［ ３ ］ 《 同 治上海县志 》卷一 四 ， 第 ３６ 页 。

［ ４ ］ 《上海县续志 》卷九 ， 第 ９
、
１０ 页 。

［ ５ ］ 太平天 国历史博物馆编 ： 《吴煦档案选编 》 （第四辑 ）
， 江苏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 ８３ 年 ， 第 ９２ 页 。



昨 （潘 ） 清泉交到 船商 会馆主关 书 。 今早 即拜王永盛桐村于咸瓜街 ，郁ｆ 產 Ｉ

森盛泰峰于乔家浜 ， 沈生义晚香 、 王公和仁伯 、棣庵于新马 头 ， 李久大也亭 于

王 家马头 ，郭万丰 鬯庵于小 东 门 里洋行街 ， 经正记芳 洲 于 药局弄 同 仁 堂 ， 肖Ｉ 第

星记棣香 、绿生于屠家 湾 ，
此为船商之最著者 。

［ １ ］｜Ｓ

辑

在上海地方政府受太平天 国和小刀会的威胁时 ，他们希望沙船商人提供经

费援助 。 如 １８５６ 年 ９ 月松江知府袁芳瑛在向吴煦 的报告中提到 向上海沙船号

商劝捐的情况 ，所谓 ：


至劝谕绅商捐输钱炮 ， 查上海富 户 多在 商 不在 民 ，
而号 商 皆有号 货 ， 号

货又尽在沙船 。 所有从前助饷及现时捕盗经 费 ， 出 自 沙船 ， 即 出 自 号 商 ， 而

－现在豆 色加捐 ，又 皆 归号 货 ，层层归宿 ，
无不 出 自 众商 ， 已属筋疲力竭 。 惟号

商 究 多殷富 ， 尚可设法劝谕 。 从前助饷船捐 ， 系按船分五等


系奉饬商号

郭 万丰 、郁森盛 、李久大 、 经正记 、 肖 星记 、沈生义 、
王永盛 、王公和经收 ，请给

道宪 印照 。

［ ２ ］

又如 １ ８５７ 年 ８ 月 ６ 日 吴煦给前江苏按察使查文经的
一

份报告记载 ：

因上海富 户 每以沙船为业 ，复又议定在于各沙船进口 时 ，按船只之大小

定捐 数之 多 寡 ，共拟船捐报效银二 十万 两… … 当奉将现议沙船报效银二十

万 两 ，及向 办沙船进 口 时投缴船货捐 ，每年约 捐银一十 二万 两 ，并 为一款 ， 酌

定捐 数 ， 另 行设局 ， 于六 月 初一 日 为始 ， 照新定之数收缴 ，每年约 可捐银六十

万两
。

［ ３ ］

正因为船商每年至少要向上海地方政府捐助六十万两的防务经费 ，故当 １８５８ 年

６ 月 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 》 中有开放登州 和牛庄 等北方 口岸条款后 ，吴煦受上

海船商之托 ，促成清廷中央的谈判代表桂良等人在该年 １ １ 月 ８ 日 在上海与英国

代表额尔金签署的 《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沖规定 了所谓
“

豆禁
”

的条款 。 即原

由上海沙船走北洋航线贩回的豆石 、豆饼等 ，在
“

登州 、 牛庄两 口者 ，英国 商船不

准装载出 口 ”
。 之后 ， 当太平军进攻上海 ，上海地方政府与租界的西方人联合 中

外会防 ，沙船商人亦
一

直配合此时已 出任上海道台 的吴煦的活动 ， 始终为其捐

资 。 尽管具体的捐资数 目不详 ，但在中外会防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的关键时刻 ，

其捐资数 目 自然不少 。

１８６２ 年上半年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 ，
５ 月 他被清廷授署理江苏巡抚 ， 自

［ １ ］ 《忍默恕退之斋 日记 》 ， 载《清代 日记汇抄 》 ，上海人民出 版社 ，
１ ９ ８２ 年 ，第 ２ ４０ 页。

［ ２ ］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 《吴煦档案选编 》 （第六辑 ） ， 第 １ ７ ５ 、
１ ７ ６ 页 。

［ ３ ］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 《吴煦档案选编 》 （第六辑 ） ， 第 ２４ ５
、 ２４ ６ 页 。



此直到 １ ８６６ 年 １ 月 ，李鸿章先后四次应 由
“

王永盛
”

、

“

郁森盛
”

等 出面的沙船号｜
｜ ｜

商之请 ， 向清廷上奏提出变通地实行
“

豆禁
”

（ １ ８６２ 年 ２ 月 １ ９ 日 ， 在清廷
“

借师助

剿
”

镇压太平军的形势下 ，上谕取消 了英 国人坚决反对的
“

豆禁
”

）以及为漕粮北｜ 帛

运的沙船在回航时从天津、牛庄等地贩 回的货物免税等请求 。 李鸿章的做法 ， 自｜^

然是与回报沙船号商向其淮军提供巨额军饷资助有关 。Ｓ

三 、 １ ８４３ 年开埠后沙船商人对促进

上海近代中外贸易的贡献Ｉ Ｉ
代 商
社 人
会 与

上海沙船业的黄金时代是在道咸时期 。 先是
“

道光六年 （ １ ８２６ ） ，沙船在上海｜ｊ

受雇 ，载江苏布政使司属额漕五十余万石 ， 由海运抵天津兑交官 。 拨驶鲸波五千｜－

余里 ，不两月蒇事 ，米数无所损失 ，而质坚色洁 ， 为都下所未见 ， 中外庆悦
”

Ｊ．

１ ］｜

因为上海为此次漕粮海运的出海 口 ，参与漕粮海运 的
“

沙 、蛋各船
一千五百六十

二号
”

， 自 江苏
“

各郡并集
”

浦江 ，

“

自 南及北五 、 六里 ，密泊 如林 ，几无隙处
”

。

［ ２ ］

故沙船业与其连带的上海其他商业获得一次大发展的机遇 。 之后 ，尽管从道光

末年咸丰初年开始 ，重又启动 的漕粮海运带给上海沙船商人种种获利机遇 ，但上

海沙船商人最大的获利机遇是在 １ ８４３ 年上海作为中 国 第
一批 口岸城市开港之

后 。 因为本土资料的缺乏 ，要想 比较详细地叙说上海开港带给沙船商人的获利

机遇很难 ，但通过西方人在中 国办的报纸和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报告 ，大体上仍然

可 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

据钱泳的 《履园丛话 》载 ：在上海开港之前 ，沙船北航
“

常时放空北去 ， 而必以

泥土砖石 以压之 ，及装豆回南 ，亦无货不带 。

一年之中 ，有往回 四五次者 。 是海

船去空而回重
”

。

［ ３ ］ 而 １８４３ 年上海开埠后 ， 由于不断增 加进 口 的外来商品 数

量 ，令沙船北航时有了充足的货源而不再放空 ，沙船商人再凭借原有的北方销售

网络 ，从而获得更丰厚的 收益 。 如 １ ８５ 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的 《北华捷报 》 中的题名 为

《帆船贸易 》的文章报称 ：

上海和 山 东之间 帆船贸 易 盛行一 时 。 豆 、
豌豆 、 油粕等每 月从 山 东运至

上海 。 这些帆船的船主基本上是上海及近 郊居住的人 ，极 少 也有山 东 籍船

主 。 帆船 贸 易所雇 用 的 多 种类船舶至 少有 １ ５０ ０ 艘左右 。 上海在住最 大的

船舶所有者叫 Ｓｉｎｇｙ
ｕｎ

， 据报告他拥有帆船 ６０ 艘 。

［ ４ ］

［ １］ 《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 》
，载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 ， 第 ４５ 页 。

［ ２ ］ 王韬 ：
《瀛懦杂志 》

， 第 ９８ 页 ；
《上海县续志 》卷

一

，第 ３ ７ 页 。

［ ３ ］ 钱泳 ：
《履园丛话》 （上 ） ，第 １ ０８ 页 。

［ Ｏ 转引 自松浦章 ： 《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 中 国海商海盗研究 》 ，第 １ ３ ２ 页 。



所谓
“

Ｓｉｎｇｙ
ｕｎ

”

，应该是指大沙船商
“

郁森盛
”

号 。 这个报道反映了上海开埠后ｆ ｇ ｇ

沙船业的兴盛状况 。 几年后 ， 当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 的军事

行动危及西方商品在中 国的运输和销售渠道时 ， 是兴盛 的上海沙船业解决 了这ｆｍ

个困境 。 如 １８ ５６ 年英国驻上海领事罗伯逊关于上海港的贸易报告称 ：｜ 志

辑

内战使邻近各省遭到蹂躏 ，使上海 同 内地的水路交通 中 断 ，并使 中 国 商

人不敢对外 国 商品进行投机 矣卖 ， 因 为 这可能会给他们 留 下大量滞销 的 ，甚

至连一天的安全也不 能保证的 存货 。 最近四年来一直存在 着这种阻碍工业

品 贸 易 扩大的情况
… …

由 于去年经常 出现使人惊恐的 局势 ， 加上人们担心

叛军逼近并 占领外货集 中地省城福 州 ，
以 致很可能会使受影响 的销 售 额 大

幅度下降 。 然 而 ， 幸亏 山 东和渤海湾 的北方沙船及时来到 上海 ，使运输业 突

然兴旺起来 。 可 以有把握地说 ， 有三分之二的 销货是通过海运卖 到 辽 东 的

牛庄 、錦 州 和关 东 的 北直河 ，
以及 山 东 的登 州 府等 北方港 口 ， 其 中 大 多 数是

运到后
一港 口

，再 由 那里转驳 浅水船 ，
以 便通过 白 河 口 的 沙 洲 ， 运到 北 方 贸

易 中 心
——

天津 。 这就避开 了 内地运输的 障碍 ， 为 我们 的 商 品找到 了 一个

比预期更好的 市场 。 权威人士估计 ．

？每年进 出 上海港从事这项转运业务的

中 国平底帆船达 １２００ ０ 艘 ，其栽重量 自 １ ５ ０ 吨到 ２０ ０ 吨不 等 ， 它们 的 总数有

时 多达 ２００ ００ 艘 。

罗 伯逊的报告说明 ，
１ ８５ ５年外商进 口到上海的商品有三分之二是 由上海沙船商

人运到北方销售的 ， 当时进 出上海港的沙船最多时达到
一

年 ２０ ０００ 艘次 。 罗 伯

逊继续在 同一报告中称 ：

浏 览
一 下销 售 月报 ，

就能看 出
，进 口 市场在 某些 时期是非 常活跃的 ， 商

品 以较好的 价格大量 出 售 。 如前所述 ， 这是发生在北 方的 中 国 平底帆船回

航之时 。 去年它们 回航时 ， 不是装载着压舱物或 中 国 货 ， 而是装了 大量的 外

国 工业 品 回到北方港 口
。
去年售 出 商品 的三分之二是通过这条新的路线运

去北 方各省 Ｅ １ ］
，再从那里分配到 内地的 。 因 此 ， 商品 目 的 地的这种 变化证

明 了 我们 的 工业 品在长 江以 北有 了 出路 。

［ ２ ］

罗伯逊还在 《 １ ８５８ 年度上海港对外贸 易报告 》中指 出 ， 因 １ ８５ ７ 年英军侵人广州

城以及在次年北上 占领了天津白河 口的炮台 ，

“

人们 自 然预期外贸市场将会受到

影响 ； 但是 ，如果它对这里的事态有任何影响 的话 ，那也是非常小的
”

，原因在于

［ １ ］ 这里的
“

新的路线
”

并非指新的航线 ， 应该是指 由上海沙船将西方出 口 到上 海的商品销

往北方的渠道 。

［ ２
］ 《领事 罗伯逊 １ ８５ ６ 年度上海港贸 易报告 》 ，载 《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１ ８ ５４

？

１ ８ ９８ 年英国驻上海领事 贸易报告汇编 》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３ 年 ．第 １ ６ 、
４ ４ 页 。



上海 的沙船商人
“

只要 自 己的沙船和贸易不受干扰 ， 他们就让政府去解决这件ｆ１ １

事 。 上海的大沙船主在听到 白河 口要塞的失 陷和这条河的被 占领时 ， 曾为他们｜
｜
｜

的船和货感到有点惊慌 ，但许多沙船的平安到达迅即消除 了他们的疑虑 ，而且如Ｉｓ

果在他们的脑子里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性质有过任 疑问的话 ， 也立 即烟消云｜^

散 。
因此上海保持着完全的安宁与平静

”

。

［ １ ］

由 罗伯逊的报告可 以了 解 ，直到胃

Ｉ ８６０ 年《北京条约 》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北方 口岸 的登州和牛庄正式开埠

前 ， 由上海到北方的进出 口 贸易
一

直主要在上海沙船商人手中 。

过去的研究一般认为 ，登州和牛庄等北方 口岸开埠和外国商船进人 贸易 ， 以



＿ 沙

̄

及 １８６２ 年清政府向外商开放
“

豆禁
， ，

， 即允许外商轮船购运原属上海沙船独享的ｇ 醫

豆货 ，再加上该年在上海兴起的外商蒸汽船航运业和航运保险业 ， 不仅令原来上｜ 会

海沙船走北洋航线独享进 出 口贸易厚利的机会逐步丧失 ，沙船商人的黄金时代｜ｉ

结束 ，更使上海沙船业遭遇没顶之灾 。 有研究者指出 ：｜－

城〇

■■■■

在保险制度前 ，称雄上海航运业五 、
六百年的 沙船败下 阵来 。 轮船可万

无一失 ，
沉掉烧掉照样拿保险金 ； 沙船则 畏风涛之险 。

… …海上保险的一个

重要作用 是防 盗
——

不 怕 海盗劫掠 。 洋商 经 营的保险公 司 拒 绝为 沙船承

保 ，使沙船业雪上加霜 。

这一压倒趋 势使 当 时一位西 方外交 家夸张地

说 ：

‘

西方式的海上保险消 灭 了土著船 。

’
一艘轮船能 够挤掉十 五艘沙船 ， 因

此 １ ８６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的 《 北 华捷报 》预 测说 ：

‘

运 货 的 帆船将从黄 浦 江上

绝迹 。

，
［ ２ ］

事实上事情并非如此 ，上海沙船业的生命力无 比顽强 ，尽管遭遇种种 困难 ， 它们

仍然存在下去 ，并继续为扩大上海的进出 口 贸易作出贡献 。

１８８４ 年 １ ０ 月 ２８ 日 《字林沪报 》 曾刊发
一

篇题为 《论沙船苦况大碍市面 》的

报道称 ：

自 西人通商后 ， 夹板行而 沙船之利夺 ， 自 火轮行而 沙船之利益夺 。
非但

沙船之利夺 ， 即豆米油麦土布 南货各项 贸 易 ， 皆不得 多 沾利益 。

……

时至于

今 ， 如前赫 赫之船号 ， 故者无存 ，新者无起 ，稍有资本者欲望转机 ，依旧 放棹 ，

而年年亏折 ，终归于尽 。

… … 夫浦 江 中 常泊之船 ， 不下五 、 六百号 ， 而近年验

取装之船 ，每岁 不过二百号 沙船之苦如此 ， 南 浦市 面安得不 衰 。

但这种状况并非普遍 。
１８８４ 年沙船商人面临 的特殊苦况 ，是 由 于受中法交涉越

南问题和 中法战争爆发等 的影响 ， 上海遭遇严重 的金融危机 ，传统钱庄大量破

［ １］ 《领事罗伯逊 １ ８５ ６ 年度上海港 贸易报告 》 ， 载《上海近代贸 易经济发展概况
——

１ ８ ５４
？

１ ８ ９８ 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 》 ，第 ６３ 页 。

［
２ ］ 于醒民 ： 《上海 ，

１ ８６２ 年 》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１ 年 ，第 ２７ １ 页 。



产 ，使得各业均受拖累 ， 而平常从钱庄贷款办货北航的沙船受拖累 自 然不轻 ，此ｆ 藍 Ｉ

前后两年 中倒闭的沙船号商数亦 自然不少 。 而事隔四年之后 ， 即 １８８８ 年 ７ 月｜

：

｜
｜

２０ 日 《 申报 》刊发《论沙船转机 》的长文则称 ：
１８８７ 和 １８８８ 年沙船因北运漕粮大｜ 帛

有盈余 ，

“

凡为沙船生意者固 已欣喜过望矣
”

，回航货物
“

较牛庄市价 ，油与豆皆有｜^

数分余利 ， 而饼之余利尤厚 ，每片约赢一钱二 、三分 。 如此厚利 ，为历年所罕见 。

溯创设轮船招商局 以来 ，沙船之不振者 ，忆历十有余年 ，
以沙船为恒产者皆扼腕

叹息 ，无可如何 。 而幸两年之间 ，得获如此厚利 ，谓非沙船
一转机乎 ？

”

与 １８ ６２ 年后 中国人对上海沙船业状况整体持悲观态度相 比 ，英国领事上海
＂ ＂ ＂ ＂

港的贸易报告中关于沙船业状况的评论 ，则要乐观许多 。 或者可以说 ，报告中从

未对上海沙船业有过悲观的评说 。 如英 国领事麦华陀在 １８７２ 年度贸易报告中

指出 ：

“

最近三年来上海越来越变成
一

个商品集散地的趋势 。 这种变化部分可归

－因于轮船 同 中国沙船竞争的成功 ， 以及通过通商口 岸运销洋货较之通过集 中于

上海的内地河流把洋货分运更为便利 虽然上海沙船不敌西方轮船 ，但它

毕竟是西方轮船不可轻视的劲敌 ，它顽强地在与西方轮船竞争 。 正因为如此 ，英

国领事在 １ ８８６ 、 １ ８９ １ 和 １８９２ 年上海港贸易报告中 ，在
“

统计表所列本港的贸易

总值
”
一栏 ，均特别强调此数额

“

不包括沙船运载的沿海和沿江的大量贸易
”

， 在
“

各年中进出本港的船舶总数
”
一

栏 ，亦强调
“

不包括沙船
”

。 这种强调说明 ，上海

沙船是上海 中外进出 口贸易 的 另
一

支重要力量 。 故 １８９３ 年 ８ 月 英 国代理上海

领事哲美森在贸易报告 中特别指出 ， １８７０？ １８９ ３ 年中 国内地与香港之间 ：

大量的 贸 易能够通过 沙船来进行 。 多年来 ， 南 方 沿海的一些城 市通过

沙船进口 了 大量的外 国 制 成品 ， 并将数量相 当 的拟供给外 国 消 费 的 中 国 产

品运入香港 ， 这两 者都 不 在 外 国 人 管 理的 海 关权限之 内 。

我 发现在

１８８８ 到 １８９２ 年的 ５ 年期 间 ， 包括鸦 片 等在 内 ， 由 沙船往 来运输的商 品值是

大致相等的 。 因 而根据沙船 贸 易 受到检金后所能 确 定的数额 向后推算 ， 我

断定通过沙船输入 中 国的 外 国 商品值超过 出 口 值约 ５００ 万两 。

１８９ ５ 年已正式出任上海领事的哲美森 ，在贸易报告中列 出
“

１ ８７５
？

１８９ ５ 年上海

与中 国其他各港之间通过外 国货船的贸易 比较表
”

之后 ，再指出 ：

必须记住 ， 这并不是上海的全部 国 内 贸 易 ， 因 为 它 不 包括通过沙船的 巨

额 贸 易 ，
而这种沙船 的数量看 来并未大 量减 少 。

人们常 同 中 国 官 员 就其反

对扩大轮船运输因 为 它会伤 害 中 国 船运的论点开展大辩论 ，其 实这种辩论

在较先进的 国 家里也不是陌 生的 。 上海沙船运输的持久存在就是一 个教训

［ １ ］ 《领事麦华陀 １ ８ ７３ 年度上海 贸 易 报告 》 ， 载 《上海近代贸 易 经济发展概况
一

１８ ５４
？

１ ８ ９８ 年英 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 》 ， 第 ２ ７０
？

２ ７ １ 页 。



很充分的反面 实例 。

［ １ ］Ｉ Ｉ Ｉ
Ｓ〇

－

ｇ

Ｊ
ｉ
ｇ

历届英 国领事充分评价 了上海沙船业在中外贸易中所起到的 巨大作用 。 上海沙！￥
船业虽然在遭遇到西方轮船的竞争后 ，景气不如从前 ，但它始终并未在与外商轮ｉ^
船业的竞争 中败阵 。￥ｓ

据 日 本学者松浦章从 《 时务 日 报 》 、 《 中 外 日 报 》两种 中 国报纸 中 汇集 的

１ ８９ ８ 年 ５ 月 至 １９ ０２ 年 ６ 月 上海南市的沙船入港记录 ， 可 以统计出此间人港

沙船有名号的就有 ５７５ 艘 ， 分属 １２２ 家沙船号商 。 属此时的沙船商协泰号的


有 ４７ 艘 ， 属德大号的有 ３２ 艘 ， 属晋德号 的有 ２ １ 艘 ，属广记号的有 １ ９ 艘 ， 属诚ｇ｜

记号的有 １６ 艘 。

Ｍ ｌ 而据民国 《上海县续志 》卷七
“

海运
”

条记载 ：

“

同治十二年 ，ｇｇ

奏准江浙海运漕粮 ， 由招商轮船分装 ，初定沙八 、轮二 。 旋改沙六 、轮 四 。 复因沙｜ｊ

船 日 少 ，轮运 日增 。 至光绪二十六年 （ １９００ ）冬 ，漕粮全归轮运 。 其时沙船已不满｜^

五十只 。

”

显然这种说法有悖历史事实 。ｆ
化

四 、 沙船商人家族与上海近代社会变迁

尽管咸丰时期 出任捕盗局董事的八大船商 ，到 １９ ００ 年时仍然在经营沙船商

号的仅有
“

李久大
”

李氏家族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大船商家族 已经不复

存在 。 从 １８６ ０ 年《北京条约 》签订 、第二批条约 口岸开放 ，到 １９ ００ 年义和 团运动

发生以及《辛丑和约 》签订 ，甚或到清朝灭亡的五十年间 ，上海作为最早 向西方人

开放的 口岸城市以及中 国人开始向西方人学习 的洋务运动的起源地 ，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社会变动和变革 。 作为风险和利益并存的沙船业经营者 ，又作为当时

上海县城内最富裕的商业家族 ， 在上海五十年激烈的社会变动和变革 中分化变

异是 自然的事情 。 不过 ，这些沙船商人家族的多数后代 ， 与其家族的最早创业者

参与 和促进了上海传统城市化的进程
一

样 ，他们对上海近代社会的变动 、 变革 同

样作出 了重大贡献 。

以下以嘉道时期的 四大船商
“

朱 、王 、沈 、郁
”

之一 的王氏家族为例进行说明 。

嘉庆年间 以沙船业起家的两兄弟王文源 （号春泉 ， １７６１
？

１８３２ 年 ）和王文瑞

（号辑庭 ，
１７６４

？

１８３５ 年 ）析产分家于 １８２０ 年代中期 。 但道光十二年兄弟两人

在上海城东
“

建立宗祠三楹 ，嵌 （其母 ）节孝事实图于壁间
”

， 并
“

共治
一宅于城南

［ １ ］ 《领事哲美森 １ ８９ ５ 年 度上海贸易 和商业报告 》 ， 载 《上海近代贸 易 经济发展概况
——

１８ ５ ４
？

１ ８ ９８ 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 》 ，第 ８００
？

８ ０ １
、 ８７７ 页 。 据哲美森 １ ８９３ 年

８ 月 的报告可知 ：

“

１ ８ ８７ 年的国际会议把香港与大陆之间沙船 贸易 的控制权置于海关掌

握之下 ，此后才有海关公布 的中 国船在 中 国和香港之间往来运输的所有商品的准确记

载 。

”

同报告 ，第 ８０ ０页 。

［ ２
］ 参见松浦章 ：

《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０研究 》 ， 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 ，
２００ ５ 年 ，第 ４０ ５

？

４ ２５页 。

［ ３
 ］ 这从松浦章在 《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Ｗ研究 》汇集的资料中 可以 明确 。



门外
”

。 建宅并设宗祠 ，是王氏家族家业发展到顶峰状态 的标志 。 这一家族到了，
｜ ｜

咸丰时期 ，还有两个沙船号
“

王公和
，，

号和
“

王春记
”

号 ，两者均列于此期沪上沙船ｐ
Ｉ

业二十四家大商号 ，而
“

王公和
”

更名列最大的八家商号 。
１ ８６２ 年随 日本幕府派！ 第

来上海考察贸易的商船
“

千岁丸
”

访沪的 日 本武士名仓信敦 ， 曾多次入访王文源ｉ ｓ

孙王庆荣住宅及王 氏家族祠堂 ，发出
“

高堂结构甚巍巍
”

、

“

尊居堂宇广大 ，结构宏胃

丽 ，诚以为耐惊 ， 盖大官高爵之居宜如斯
”

、

“

庭上之丼木亦皆珍奇
”

等叹赏语 。 而

这已是经历了小刀会事变劫难后的王氏宅第状况 了 ，可见王氏家族当时之富有 。

王庆荣当时拥有
“

王公 和
”

沙船商号 ，其家族子弟已与政府官场发生多种关系 。



当
“

千岁 丸
”

即将离沪前 ，王庆荣之子王亘甫甚至邀上海县城
“

缙绅家内能琴棋书

画者
”

为名仓信敦辞行 ，而后者亦两次赴王宅告别 ，遍会王氏
“

其兄弟姻亲之会文

会武者
”

，王亘甫并请名仓信敦留下其 日 本居所地址 ， 表示其
“

至贵邦时便于访

＾问
”

。 名仓信敦得王氏家族之帮助 ，是此次随
“

千岁 丸
”

访沪 的数十名 日 本武士

＾＾ 中 ，唯一能够进人李鸿章的淮军大营观看操练 ，并有幸与张树声这样等级的淮军

要员进行过笔谈的人 。 正是因 为 １８６２ 年 与王 氏家族的交情 ，
１８６７ 年 ２ 月 当名

仓信敦受 日 本幕府委派率员来沪进行商务考察时 ， 直至 ５ 月 归 国 的两个多月 之

中 ，考察团
一

行九人始终留住在王庆荣宅 。 期间旅沪的 日本人士如岸 田吟香 、八

户 宏光以及沪上洋行买办 、 中 国绸缎庄商人等纷纷赴王宅会见考察团成员 。

一

群身穿和服身佩长短两把武士刀 的 日 本武士和在沪的各色 日 本人 自 由 出人位于

上海县城内 的王宅 ，此现象
一

方面可见王氏家族的开放性 ，另
一

方面则可见王 氏

家族在上海县城内 的地位和影响力 ， 以及其对上海地方政治 、经济和外交等事务

的积极参与 。 值得关注 的还有 ， 此次名仓信敦凭借 １８６２ 年在沪结下 的各种关

系 ，得到此际的上海道台应宝时的许可 ，率 日本考察团一行人员赴非通商 口岸 的

南京考察 ；
１８７０ 年 ７ 月 ， 当 日 本 明治政府首次派出欲与 中 国建交订约的使 团来

华时 ，名仓信敦则又在使团随员之列 ，并以其前在上海的关系为打开 日 中交涉途

径发挥了重大作用 。

［ １ ］

名仓信敦等 日 本武士在沪时虽然出人的王宅属王文源后裔 的
一

支 ，但其在

沪交往结识的王氏家族成员亦有王文瑞后裔的
一支 ， 即王文瑞之孙王庆勋等人 。

而名仓信敦最早与之笔谈的就是王庆勋 。 王文源 、文瑞兄弟家族后裔两支相 比 ，

前者一支进人政府官场和参与上海传统性的地方事务更多 ， 而后者
一

支进人文

化教育领域参与上海近代性的社会变动 、变革 的活动更多 。 以下对王文瑞家族

后裔
一

支参与上海近代性的社会变动 、变革的活动进行述析 。

最初创业成功的王文源 、文瑞兄弟完全没有文化 ， 即使在王 氏家族中长期 主

持家业 ，

“

料事明决
”

，并掌握
“

斤两乘除诸算法
”

的文瑞 ，亦终身
“

不识字
”

。 故一

旦创业成功 ， 文瑞 即为子弟安排科举教育 。 文瑞第二代 独子 寿康 （号二 如 ，

１７９ ５？ １８５７ 年 ） ，
１８ １８ 年

“

补博士弟 子员
”

，但后 因
“

屡应秋试不售
”

，得 以用 捐纳

［ １］ 参见易惠莉 ： 《 １ ８ ６２ 年 日 本
“

千岁丸
”

访沪武士笔下的 中 国 士绅考论 》 ， 《 中 国文化研究所

学报 》２ ００ ４ 年总第 ４ ４ 期 ， 第 １ ７２
、
１ ７ ３ 页 。



补充 （道光十五年捐建合 邑节孝祠 ， 赏加盐运司提举衔 ，二十二年捐海疆经费钦ｆ ｉ ｇ

加知府衔 ， 即选直隶州知州 ） 。

［ １ ］ 寿康
“

秉其尊人辑庭先生家范
”

，在宗族及地｜
｜＿

｜

方慈善事务方面有所作为 ，如
“

扩宗祠 ，辑族谱 ， 置义庄 田赡族 ，每年冬施絮 ， 夏施ｆｇ

药 ， 岁饥施粥 ，筑法华至城石路 ，群称王善人
”

。 在传统文化方面 ，寿康
“

诗文皆有｜^

矩度 ，尤工书
”

，

“

招邑 中能文者 ， 月 角艺于曙海楼 ，刻同人会艺
”

；

“

留心经世 ， 刊古

文经训 、 资镜等集 ， 重刊徐文定光启农政全书 ， 上三吴种植所宜并救荒各策于林

文忠则徐 ，激赏之
”

。

［ ２ ］ 咸丰时期列 名 沪上二十四 家沙船大商号 中 第十
一

的
“

王春记
”

号 ，在寿康和儿子庆勋名下 。 文瑞去世后 ，儿子寿康请曾做过协办大学

＋̄

士 、吏部尚书的汤金钊为父亲撰著墓志铭 （《王辑庭墓志铭 》 ） ，而请有状元身份 ，并胃 ｆ

做过山东按察使和上海商船会馆首任主理的石错玉撰著反映父亲家世的 《王辑庭｜ｇ

公家传 》 。＿ 秦

文瑞的第三代庆字辈 ， 即独子寿康有五子长大成人 ，其中有科举功名 的长子｜^

庆勋 （字叔葬 ， １８ １４
？

１８６７ 年 ） ， 附贡生 ； 次子庆均 （字季平 ） ， 廪贡生 ；三子庆 昌Ｉ

（字雨湘 ） ， 附贡生 。 庆均后曾任崇明教谕 ， 庆昌则在咸同 间主持南翔团练 ， 同治

年修上海县志出任
“

监理
”

。

［ ３ ］ 之后 ， 庆勋 、庆均 、 庆 昌三兄弟除继续经营沙船

商号
“

王春记
”

外 ，均成为上海地方著名绅士 。
１８５３ 年小刀会事变后 ，寿康因

“

向

居老屋亦颓毁 ，不能入住
”

， 即率子弟定居于当初仅作避难之计的南翔镇 ， 而成为

南翔的巨 富大族 ，因信誉在当地很高 ，故王氏家族在南翔被统称
“

王信义
”

。 寿康

在南翔东市走马塘建宅第两处 ，随父亲定居于南翔的长子庆勋居东宅怡安堂 ，被

当地称作东王信义 ， 四子庆昌居西宅 日新堂 ，被称作西王信义 。

［ ４ ］ 寿康其余几

子仍居上海县城 。

文瑞的第 四代维字辈有 １２ 子成人 ， 已基本退出沙船业 ，多半或为政府官员 ，

或为文化人 。 其中对上海近代社会变迁有重要关系者为王维泰 、
王维勤 、 王维荣

等人 ，其中最著名者则为王维泰 。

王维泰 （字柳生 ，
１ ８５４

？
１ ９２ １ 年 ） ，

１８９４ 年为禀贡生 ， 先在金 山助人经营典

业 。 １８９５ 年 ，在松江设
一

中西书塾 ，倡导青年学实学 、外语 。
１ ８９ ６ 年 ，将书塾迁

到上海县城东门的王家祠堂
“

省园
”

，并命名
“

育材书塾
”

，并更明确以 出洋游学为

目标 ，开设课程 中文 、英文 、算术 ，学生多王氏家族善字辈子弟 ， 也有 日 后成为名

人的顾维钧 。 １８ ９９ 年 ，他将学校多名学生送往 日 本留学 ，其中有其子王宰善 、侄

王纳善 ， 以及以后成为其侄女婿的曹汝霖 （ １ ９０６ 年清廷第
一届游学生考试获得

进士 、举人者共 １ ４ 人 ， 以上 ３ 人均列其中 ）
。 又令儿子锡善入山海关铁路学堂 习

工 ，征善人天津北洋大学习法律 ，爽善等人育材 中学 。 １ ９００ 年 ，将学校交侄王植

［ １］ 在承办漕粮海运事的背景下 ， 道光五年文瑞之母张 氏蒙 江苏巡抚张 师诚
“

专请旌表节

孝
”

，十三年文瑞
“

捐学西偏地
一

所
”

，

“

详请节孝贞烈妇女总建坊祠
”

， 十五年
“

文瑞子寿

康秉承遗命捐建
”

。 《 同治上海县 志 》卷九 ，第 ２ ３ 页 。

［ ２］ 王韬 ： 《瀛墙杂志 》第 ５８ 页 ； 《同治上海县志 》卷二九 ，第 ４ １
？

４２ 页 。

［ ３ ］ 《嘉定县续志 》卷一一 ，第 ２ ８ 页 。

［ ４ ］ 参见陈珑 ： 《 王信义家族 》
， 载《 千年古镇银南翔 》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２ ００ ４ 年 。



善办理。 ２０ 世纪初 ， 当南翔商会成立时 ，他因主谋和参与规划被举为第
一

任总｜ ｜ ｜

理 。 之后 ，南翔凡
“

河工之整顿 ，警务之改 良 ， 乡 自治之设施 ，保卫 团之组织 ，事事｜
１
｜

参与其间而为谋主 。 他如提倡女学 ，筹款改组私立女校至归县立而后 已 ，赞助义！ｍ
务小学 ，募集基金 ， 建筑校舍

”
，

“

尽力 劝募 ， 间有 自 斥 巨金扶 持公益 ， 不厌不

倦
”

。

Ｃ ｉ ］１９ ０５ 年前广方言馆改制为兵工专 门学堂及中学堂 ，维泰任校长 。 辛亥胃

革命期间 ，维泰还受沪军都督府民政部长李平书派遣 ，赴南汇解决动乱危机 。

文瑞第五代善字辈有子 １５ 人成人 ，此辈子弟亦多为政府官员或文化人 、 最

早一代的留 日学生和上海近代社会变动 、变革的重要参与者 ，最著名者有 以下



数位 。

王植善 （字培孙 ， １８７１
？

１９ ５２ 年 ） ， 出 自 庆昌 一支 。
１９ ００ 年从叔父王维泰手

中接办育材书塾 ，次年改名 育材学堂 。 同时与维新立宪派人物狄楚青等人创办

－开明书店 ，又参加 留 日 学生组织的译书汇编社 ， 出版留学生翻译的 民主宪政等方

面书籍 。 １９ ０４ 年将学校改名 为南洋 中学 ，并立案于两江学务处 。
１ ９０ ５ 年赴 日考

察教育 ，在东京加人同盟会 ，支持反清革命 。
１９ ０６ 年清政府传 旨嘉奖上海民立

中小学创办人 ，共嘉奖五所学堂 ，而南洋 中学位居第
一

。
１９ ０９ 年 ，他将南洋 中学

迁人 日 晖桥新校址并扩大办学规模 ，逐步建立起藏书丰富的图书馆 、化学等学科

的实验室等设施 ， 督导学生注重科学 ， 以养成坚毅朴厚之学风 ， 从而造就南洋中

学为沪上名校 ，历经数十年而不衰 。 而王 氏家祠
“

省园
”

则成为反清革命党人陈

其美等人聚会之所 ，并在 １ ９ １ １ 年辛亥革命中赞助上海革命军 。 育材学堂和南洋

中学的毕业生 ，许多留学 日 本 、欧洲和美国 ，学成归国后多成为 国家建设栋梁之

材 。 故无论清末 民国还是 １９４９年后 ，王植善均被誉为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 。

王宰善 （字荃士 ） ，亦出 自 庆 昌
一支 。

１８９ ９ 年育材书塾第
一批 留 日 学生 ，入

读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
１９ ０６ 年参加清廷第

一届游学生考试 ，获工科举人 。 他在

东京加入留学生译书汇编社期间 ，译有《普通经济学教科书 》 、《 日本财政及现在 》

等多种书籍 。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被孙中 山委以财政部汉 口造币厂厂长 、江西

国税厅筹办处坐办等职 。 以后出任河南 多地知县等职 。

“

１ ９２ ８ 年 出任槎南 （南

翔别称 ）市行政局长 ， 开辟公共体育馆 ，组建足球队 、
是南翔公共体育 的创始人 ，

他还主持育婴 、振德两堂 ，资助许苏 民创办南翔公学 。

”
［ ２

］

王纳善 （字引才 ， ？
？

１ ９３３ ） 出 自庆勋
一

支 。 堂兄弟王维泰创办育材书塾 ，实

际主谋和主持人为王纳善 ；而后侄子王植善接办南洋公学 ，亦始终为其参谋 。 前

后在两校任教三十余年 。 １ ９０４ 年兼任南翔义务小学教育校董 、宪政研究会评议

员 。 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董时期 ，第一 、二次选举均被人选议董 ； 上海城 自

治公所议事会议董时期 ，第一 、
二次选举均入选议董 。 辛亥革命后 ，李平书 出任

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和江苏都督府民政总长 ， 改上海城 自 治公所为市政厅 ，继续

［ １ ］ 王培孙 ： 《叔父柳生公行状 》 ， 载 《南洋 中学文史资料选辑 》 （二 ） ， 南洋 中 学档 案室 ，
２０ ０３

年 ，第 ４３ 、４ ４ 页 。

［ ２
 ］ 陈珑

：
《王信义家族》

，
载《千年古镇银南翔 》

，
上海辞书出 版社 ，

２ ０Ｍ 年
，第 ４ 页 。



办理 自治事务 ，市政厅仍设议事机构和执行机关 ， 即以城 自治公所议事会和董事ｆ１ １

会改设 ，王纳善则先后 出任市政厅副议长 、议长等职 。 以后又曾任松江中西学堂｜
｜
｜

教员 、 江苏吴县县长等职 。ｆＨ

王守善 （字稚虹 ） ，亦出 自 庆勋
一

支 ，
１ ８９９ 年育材书塾第一批 留 日 学生 ，人读｜^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 １９０６ 年参加 清廷第
一届游学生考试 ，获工科举人 ，先出 任

清政府农工商部主事 ，后又出任驻 日本神户 、横滨总领事 。 民国之后 出任烟台海

关监督等职 。

王树善 （字杉绿 ） ， 出 自 庆均一支 。 附贡生 ， １８９０ 年代后期 曾任广方言馆汉


ｗ

文教习 ，并与西方人傅兰雅合作翻译多种书籍 ，后历事
“

出使英法等国随员 ，新金＿ｆ

山领事
”

。｜^
１±
迁 海

自然 ，王 氏家族对上海乃至中 国社会的近代变迁作出 贡献者 尚不止以上数ｇ－

人 ， 因为这还仅是王文瑞
一

支的后代 。 而作为沙船商人家族之后裔 ，对上海乃至｜

中 国社会的近代变迁作出贡献者 ，亦不仅有王氏家族 ，其他如
“

李久大
”

沙船号的

李氏家族 、

“

郁森盛
”

号的郁氏家族 ［ １ ］
、

“

沈生义
”

号的沈 氏家族 、

“

经正记
”

号的

经纬家族 ， 以及更早的沙船商人葛氏等家族 ，或者还有尚未引发学界关注的其他

沙船商人家族 ，均有待进行深人研究 。

（本文曾在 ２０ １５ 年 ７ 月 １ １ 日
“

中 国航海 日
”

由上海航海学会和历史学会联

合举办的有关上海沙船的历史学术会议上宣读 ）

［ １ ］ 以往已有学者对李氏和郁氏等家族的后裔在上海乃 至中 国社会的近代变迁 中 的贡献作

过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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